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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乡村发展水平是衡量乡村由生产力落后状态转向高效率的现代化状态快慢程度的指标.
 

以村域为研究尺度,
 

从产业振兴、
 

人才振兴、
 

文化振兴、
 

生态振兴、
 

组织振兴5个维度出发,
 

构建乡村发展水平测度指标体系,
 

运用熵

权法、
 

多指标综合评价法,
 

测度重庆市城口县194个行政村(社区)的乡村发展水平,
 

借助ArcGIS、
 

GeoDa等软件,
 

运用自然断点法、
 

空间自相关分析等方法对乡村发展水平进行空间格局特征可视化分析和村域关系解剖.
 

研究结

果显示:
 

①
 

城口县乡村发展水平综合得分平均值为0.267
 

6,
 

乡村发展水平整体较低;
 

②
 

城口县乡村发展综合水平

围绕中心城区呈“中心—外围—边缘”分布的空间格局;
 

③
 

乡村发展水平的 Morans
 

I指数为0.216
 

1,
 

乡村发展水

平较高和较低的行政村在地理空间上都倾向于集聚分布.
 

要充分考虑乡村发展水平,
 

因地制宜发展乡村产业,
 

制定

政策吸纳人才和劳动力,
 

加强投入提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
 

逐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
 

保障乡村振兴战略有序

平稳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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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ural
 

development
 

level
 

is
 

an
 

index
 

to
 

measure
 

the
 

speed
 

of
 

rural
 

transformation
 

from
 

back-

ward
 

productivity
 

to
 

efficient
 

modernization.
 

Taking
 

village
 

as
 

the
 

research
 

unit,
 

using
 

the
 

multi-index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ethod,
 

starting
 

from
 

the
 

five
 

dimensions
 

of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talent
 

re-

vitalization,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ecological
 

revitalization
 

and
 

organizational
 

revitalization,
 

this
 

paper
 

constructs
 

the
 

measurement
 

index
 

system
 

of
 

rural
 

development
 

level
 

and
 

uses
 

the
 

entropy
 

weight
 

method
 

to
 

quantitatively
 

evaluate
 

the
 

rural
 

development
 

level
 

of
 

194
 

administrative
 

villages
 

(communities)
 

in
 

Chengkou
 

County,
 

Chongqing
 

Municipality.
 

With
 

the
 

help
 

of
 

ArcGIS,
 

GeoDa
 

and
 

other
 

software,
 

the
 

nat-

ural
 

breakpoint
 

method
 

and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analysis
 

were
 

used
 

to
 

visually
 

analyze
 

the
 

spatial
 

pattern
 

characteristics
 

and
 

dissect
 

the
 

village
 

relationship
 

of
 

the
 

rural
 

development
 

level.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ed
 

that:
 

①
 

The
 

average
 

score
 

of
 

rural
 

development
 

level
 

in
 

Chengkou
 

was
 

0.267
 

6,
 

and
 

the
 

overall
 

rural
 

development
 

level
 

was
 

low.
 

②
 

The
 

comprehensive
 

levels
 

of
 

rural
 

development
 

in
 

Chengkou
 

presented
 

a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center-periphery-margin”
 

around
 

the
 

central
 

urban
 

area.
 

③
 

The
 

Morans
 

I
 

index
 

of
 

the
 

rural
 

development
 

was
 

0.216
 

1,
 

and
 

the
 

administrative
 

villages
 

at
 

both
 

higher
 

and
 

lower
 

levels
 

of
 

ru-

ral
 

development
 

tended
 

to
 

agglomerate
 

geographically.
 

Give
 

full
 

consideration
 

to
 

the
 

level
 

of
 

rural
 

develop-

ment,
 

develop
 

rural
 

industries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formulate
 

policies
 

toattract
 

talents
 

and
 

labor,
 

strengthen
 

investment
 

in
 

improving
 

infrastructure
 

and
 

public
 

services,
 

gradually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and
 

ensure
 

the
 

orderly
 

and
 

stable
 

progress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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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战略是在新时代国情下对乡村发展提出的新目标,
 

是经济社会充分和平衡发展的必然要求.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
 

坚持优先发展农业和农村,
 

促进城乡融合发展[1].
 

但是,
 

我国城乡

发展不平衡导致乡村衰落问题依旧存在,
 

乡村土地撂荒、
 

农业生产力低下、
 

老人儿童留守及空心村问题亟

待解决[2].
 

如何衡量脱贫地区乡村发展的程度和状态,
 

把握乡村发展的地域差异和空间格局[3],
 

是促进乡

村各类资源要素整合与集聚,
 

全面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支撑.
 

乡村发展水平是衡量乡村由生产力

落后状态转向高效率的现代化状态快慢程度的指标[4].
 

近年来,
 

国内学者从不同尺度对我国多个地区进行

了乡村发展水平评价,
 

并依据评价结果进行深入分析.
 

田超等[5]以北京市门头沟区为研究区域,
 

通过多功

能视角下生产、
 

生活和生态功能在内的19个指标,
 

运用综合评价法研究各乡村“三生”功能并进行发展水平

评价及类型的划分,
 

探索乡村差异化发展的有效路径.
 

罗静等[6]从乡村聚落、
 

人口、
 

经济、
 

土地和人居环境

5个维度对武汉市新城区乡村发展水平进行了评价.
 

陈瑞媛等[7]以滇西边境山区脱贫县镇沅县为例,
 

基于

村域尺度构建了以经济、
 

生态环境、
 

社会文化功能为核心的乡村地域多功能评价指标体系,
 

识别乡村地域

功能的空间格局和功能类型.
 

还有一些学者[8-9]基于乡村振兴战略“二十字”总要求的5个维度,
 

拓展多个具

体评价指标,
 

对我国多地区进行了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综合评价研究.
 

评价方法多采用熵权法[10-11]、
 

层次分

析法[12-13]、
 

多元线性回归法[14]、
 

因素综合评价法[15-16]等.
 

总体来看,
 

现有关于乡村发展水平的研究尺度主

要集中在省[17]、
 

市[6]、
 

县域[14]层面,
 

侧重从宏、
 

中观尺度揭示乡村发展的整体特征,
 

缺少微观(村域)尺度

下乡村发展水平的定量研究.
 

相比于宏、
 

中观研究尺度,
 

以行政村为单元的微观尺度下乡村发展水平评价

可以更真实地反映乡村发展的现状和问题,
 

更具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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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基于村域尺度,
 

对秦巴山区典型脱贫县城口县进行乡村发展水平测度和空间格局分析,
 

符合乡

村振兴战略出发点,
 

研究结论对推进区域乡村振兴战略政策制定与实施具有指导意义.
 

研究拟解决以下几

个问题:
 

①
 

村域乡村发展水平现状如何? ②
 

村域乡村发展水平呈现什么样的空间格局? ③
 

各乡村的发展

是否具有空间关联性? 针对性地揭示城口县乡村发展中的存在具体问题,
 

提供适宜的解决策略,
 

丰富微观

尺度下乡村研究的区域案例.

1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概况

城口县位于108°15'12″-109°16'44″E,
 

31°38'39″-32°12'11″N,
 

地处长江上游,
 

川、
 

陕、
 

渝三省(市)交

界处,
 

重庆市东北部边缘,
 

是渝东北生态涵养发展区覆盖区县之一.
 

全县面积3
 

289.1
 

km2,
 

下辖
 

2
 

个街

道、
 

10
 

个镇、
 

13
 

个乡、
 

31
 

个社区居委会、
 

173
 

个行政村(图1).
 

城口县位于秦巴山区大巴山南麓,
 

地势特征

为东南偏高,
 

西北偏低,
 

山地与丘陵占全县总面积的
 

70%~80%.
 

2020年全县地区生产总值55.20亿元,
 

三次产业结构比为22.2∶17.9∶59.9,
 

农村常住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1
 

257元.
 

城口县交通闭塞,
 

城

镇化率低,
 

人口流失较为严重,
 

经济发展落后,
 

曾是重庆市下辖国家级重点贫困县之一.
 

2020年2月,
 

城

口县正式退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作为秦巴山区脱贫县和城市边缘发展落后地区,
 

城口县乡村发展

研究具有特殊性和典型性.

审图号:
 

GS(2019)3333号.

图1 城口县地形及方位图

1.2 数据来源

本研究采用2020年国家统计局在城口县建立的统计信息系统,
 

系统中有熟悉村情、
 

民情的业务人员填

写的199个村(社区)的数据,
 

结合实地调研收集的村镇详细信息,
 

涵盖了人口、
 

农业发展水平、
 

基础设施

水平等多个指标,
 

根据拟定的指标体系选取了其中194个村(社区)的15个具体指标,
 

构成本研究的测度指

标体系,
 

大河坝社区、
 

大塘社区、
 

鸡鸣社区、
 

庙坝社区、
 

坪坝社区5个社区的部分数据缺失,
 

与城区、
 

水库、
 

茶场、
 

自然保护区等共同构成非研究区域.

2 指标体系与研究方法

2.1 乡村发展水平理论机制构建

在长期城乡二元结构体制背景下,
 

城乡之间要素重组及其相互作用加强,
 

乡村地域系统演变加剧,
 

乡村出现社会经济功能整体衰退现象[18],
 

乡村发展问题体现在产业、
 

人才、
 

文化、
 

生态和组织等各个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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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本研究立足乡村发展问题,
 

以“五大振兴”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提出促进乡村发展水平提升的四大要

素,
 

构建乡村发展水平理论机制(图2).
 

一是强化规划引领.
 

立足乡村资源与特色,
 

坚持高质量发展、
 

农

业农村优先发展、
 

城乡融合发展等战略导向,
 

做好乡村发展规划,
 

谋篇布局,
 

为乡村发展提供持久活力;
 

二是加大政策倾斜.
 

不断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
 

如公共资源优先配置农业农村发展,
 

提档升级农

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引导资源要素向农村流动,
 

为乡村振兴提供外部动力[19];
 

三是持续培智扶志.
 

农民是乡村振兴的主体,
 

既是建设者又是受益者,
 

要通过提升乡村基础教育水平、
 

加强就业创业培训等

方式激活农民参与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
 

调动农民增收致富的积极性、
 

主动性和创造性,
 

为乡村发展提

供内部动力;
 

四是推进制度完善.
 

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
 

建立完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
 

落实各项就业

创业扶持政策,
 

健全乡村建设实施机制等,
 

强化乡村发展能力.
 

乡村活力、
 

动力、
 

能力的提升,
 

进一步提

高了乡村竞争力,
 

激活乡村“四力”[20],
 

从而实现乡村产业振兴、
 

人才振兴、
 

文化振兴、
 

生态振兴和组织

振兴,
 

乡村发展水平得到提升.

图2 乡村发展水平理论机制图

2.2 乡村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乡村发展水平指标体系是由多个乡村发展的具体统计数据组成的指标群,
 

涵盖反映乡村人口、
 

产业发

展、
 

乡村治理等情况的指标,
 

可以反映乡村发展的综合水平.
 

如表1所示,
 

本研究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
村振兴战略”的重要论述、

 

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等标准以及现有研究成果[21-26]为指

导,
 

根据系统性、
 

层次性、
 

可操作性和数据可获得性等基本原则,
 

结合城口县乡村发展的实际情况,
 

从产业

振兴、
 

人才振兴、
 

文化振兴、
 

生态振兴、
 

组织振兴5个维度构建了乡村发展水平测度指标体系.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础.

 

研究选取农民合作社、
 

家庭农场与种养规模户、
 

商业服务设施水平、
 

村

集体收入水平4个指标以测度乡村产业发展水平.
 

农村集体经济是农村消除两极分化、
 

实现共同富裕的重

要手段[27],
 

农民合作社和全年村集体收入两个指标能较为准确地反映村集体产业发展水平.
 

选取家庭农场

与种养规模户数量和营业面积超过50
 

m2 的综合商店或超市数量以反映农户个体产业发展水平;
 

人才振兴

是乡村振兴的关键.
 

研究以常住人口数量反映乡村人口的整体情况,
 

以人口老龄化率和人口留守率两个负

向指标,
 

间接反映乡村人才振兴存在的缺口和乡村人口活力水平;
 

文化振兴维度包括教育设施和文化休闲

设施两个指标.
 

幼儿园和小学的拥有情况是乡村文化教育水平的体现,
 

农民业余文化组织、
 

图书馆、
 

文化

站与体育健身场所的数量可以反映乡村文化活动组织水平和乡村文化硬件设施水平;
 

生态振兴是推动村容

村貌“质的提升”的必然选择,
 

更加强调人居环境和人与自然的协调共生.
 

因此,
 

选取卫生厕所拥有率反映

乡村居住环境状况,
 

生活垃圾和生活污水集中处理情况反映乡村生活污染情况;
 

组织振兴是新时代全面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环节和重要保障.
 

乡村治理既需要强化基层党组织领导能力、
 

造就高素质人才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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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也需要坚持自治、
 

法治、
 

德治相结合,
 

确保乡村社会的活力与持久力.
 

研究选取村干部人数、
 

村干部受

教育程度两个指标反映村组织基本情况和基层组织领导文化素质水平,
 

村民代表大会召开次数反映乡村治

理情况.
表1 城口县乡村发展水平测度指标体系

维度 指标 方向 备注 单位

产业振兴 农民合作社 正 农民合作社数量 个

家庭农场与种养规模户 正 家庭农场与种植、
 

养殖规模户数量 个

商业服务设施水平 正 营业面积超过50
 

m2 的综合商店或超市数量 个

村集体收入水平 正 全年村集体收入 万元

人才振兴 常住人口 正 本村常住人口数量 人

人口老龄化率 负 60周岁及以上常住人口/常住人口 %

人口留守率 负 留守儿童、
 

留守妇女与留守老人数量/户籍人口 %

文化振兴 教育设施 正 本村是否有幼儿园或小学:
 

1.两者都无;
 

2.有其一;
 

3.两者都有

文化休闲设施 正 图书馆、
 

文化站、
 

农民业余文化组织与体育健身场所数量 个

生态振兴 卫生厕所拥有率 正 常住户数中拥有卫生厕所的户数/常住户数 %

生活垃圾集中处理情况 负 1.全部集中处理
 

2.部分集中处理
 

3.否

生活污水集中处理情况 负 1.全部集中处理
 

2.部分集中处理
 

3.否

组织振兴 村干部人数 正 年末村干部人数 人

村民代表大会召开情况 正 村民代表大会召开次数 次

村干部受教育程度 正
村党支部书记与村委会主任受教育程度得分平均数:

 

1.未上过学
 

2.小学
 

3.初中
 

4.高中或中专
 

5.大专及以上

2.3 研究方法

2.3.1 数据标准化

本研究的乡村发展水平测度体系由产业振兴、
 

人才振兴、
 

文化振兴、
 

生态振兴、
 

组织振兴5个维度、
 

15
个指标组成,

 

含有多种计量单位,
 

指标的方向属性也有正负.
 

为了消除原始数据中指标量纲不同而无法进

行比较的问题,
 

在进行综合评价前将各类指标数据转化为无量纲化的指标.
 

数据标准化处理公式如下:

  正指标:

x'
ij =

xij -min
 

(xij)
max(xij)-min(xij)

(1)

  逆指标:

x'
ij =

max(xij)-xij

max(xij)-min(xij)
(2)

式中:
 

x'
ij 为i行政村j项指标标准化后的值;

 

xij 为实际值;
 

max(xij)和min(xij)分别为i行政村j项指标

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2.3.2 指标权重确定

为了排除人为主观因素对权重设置的影响,
 

本研究采用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
 

计算步骤如下:
首先,

 

计算i行政村j项指标的比重Pij:

Pij =
x'

ij

∑
m

i=1
x'

ij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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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
 

计算第j项指标的熵值:

ej =-k∑
m

i=1
Pij·lnPij (4)

式中:
 

k=
1
lnm.

计算指标权重:

wj =
1-ej

∑
p

j=1

(1-ej)
(5)

最后计算各行政村发展综合得分:

RDi=∑
p

j=1
wj·x'

ij (6)

式中:
 

ej 为j项指标熵值;
 

wj 为j项指标权重;
 

m 为行政村总数;
 

p 为指标总数;
 

RDi 为乡村发展水平,
 

数值越大表明乡村发展越好.
 

最终确定的指标体系和权重如表2所示.
表2 城口县乡村发展水平测度指标权重

维度 权重 指标 方向 备注 单位 权重

产业振兴 0.436
 

1 农民合作社 正 农民合作社数量 个 0.092
 

1

家庭农场与种养规模户 正 家庭农场与种植、
 

养殖规模户数量 个 0.094
 

3

商业服务设施水平 正 营业面积超过50
 

m2 的综合商店或超市数量 个 0.135
 

6

村集体收入水平 正 全年村集体收入 万元 0.114
 

1

人才振兴 0.117
 

8 常住人口 正 本村常住人口数量 人 0.095
 

7

人口老龄化率 负 60周岁及以上常住人口/常住人口 % 0.018
 

0

人口留守率 负 留守儿童、
 

留守妇女与留守老人数量/户籍人口 % 0.004
 

1

文化振兴 0.204
 

7 教育设施 正 本村是否有幼儿园或小学:
 

1.两者都无;
 

2.有其一;
 

3.两者都有 0.170
 

8

文化休闲设施 正 图书馆、
 

文化站、
 

农民业余文化组织与体育健身场所数量 个 0.033
 

9

生态振兴 0.131
 

7 卫生厕所拥有率 正 常住户数中拥有卫生厕所的户数/常住户数 % 0.003
 

6

生活垃圾集中处理情况 负 1.全部集中处理2.部分集中处理3.否 0.032
 

5

生活污水集中处理情况 负 1.全部集中处理2.部分集中处理3.否 0.095
 

6

组织振兴 0.109
 

7 村干部人数 正 年末村干部人数 人 0.029
 

0

村民代表大会召开情况 正 村民代表大会召开次数 次 0.048
 

1

村干部受教育程度 正
村党支部书记与村委会主任受教育程度得分平均数:

 

1.未上过学
 

2.小学
 

3.初中
 

4.高中或中专
 

5.大专及以上
0.032

 

6

3 城口县乡村发展水平空间格局与空间关联性

3.1 乡村发展水平现状

如表3、
 

表4所示,
 

城口县乡村发展综合得分的取值范围是[0.079
 

1,
 

0.583
 

4],
 

综合得分平均值为

0.267
 

6,
 

中值为0.239
 

0,
 

有43.52%的行政村综合指数高于平均值,
 

表明城口县乡村发展水平不高.
 

乡村

发展水平高、
 

较高、
 

中、
 

较低和低的村分别有33个(17.01%)、
 

44个(22.68%)、
 

36个(18.56%)、
 

48个

(24.74%)和33个(1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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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城口县乡村发展综合水平得分描述性统计

对象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 中值 标准差

乡村发展水平RDi 0.583
 

4 0.079
 

1 0.267
 

6 0.239
 

0 0.110
 

2

表4 城口县乡村发展综合水平测度结果及分级

综合得分分级 得分 数量 比例/%

高 0.403
 

6<X≤0.583
 

4 33 17.01
较高 0.299

 

1<X≤0.403
 

5 44 22.68
中 0.220

 

0<X≤0.299
 

0 36 18.56
较低 0.161

 

6<X≤0.219
 

9 48 24.74
低 0.079

 

1≤X≤0.161
 

5 33 17.01

3.2 乡村发展水平空间格局分析

如图3所示,
 

总体上看,
 

乡村发展综合水平在空间上呈现“北高南低”态势,
 

并表现为围绕中心城区呈

“中心—外围—边缘”的分布格局.
 

38.96%的乡村发展水平较高和高的行政村分布于中心城区周围,
 

50.65%分布于周边区县毗邻的乡镇,
 

中心城区外围、
 

边缘区域内部的行政村乡村发展水平总体较低.
 

乡村

发展水平高和较高的行政村共有77个,
 

占总数的39.69%,
 

主要分布于靠近中心城区的位置、
 

所在乡镇的

中心区域、
 

重要交通沿线,
 

并且北部相比南部的分布更为集中.
 

这些村可以分为3类:
 

①
 

第一类是临城区

周边村,
 

例如修齐镇石景社区、
 

葛城镇太和社区、
 

北大街社区等.
 

这类行政村具有良好的区位优势,
 

受中心

城区的带动作用明显,
 

城乡联系相对紧密,
 

各类公共服务设施齐全、
 

人居环境水平较高,
 

城镇化促进乡村

发展的作用显著;
 

②
 

第二类是边贸村,
 

如周溪乡鹿坪村、
 

东安乡新田村等,
 

这类村镇毗邻巫溪、
 

开州等区

县,
 

服务相邻村镇;
 

③
 

第三类是临交通要道村,
 

如庙坝镇罗江村、
 

坪坝镇丰田村等.
 

这类行政村交通区位

较好,
 

受城镇的辐射带动作用较强,
 

公共服务设施较为齐全,
 

商服网点数量相对较多,
 

人居环境水平较高.
 

乡村发展水平一般的行政村有36个,
 

占总数的18.56%,
 

该类行政村与乡村发展水平高或较高的村社相

邻,
 

受发展水平较高的村镇带动,
 

有一定发展优势,
 

但产业发展水平和乡村治理能力仍有提升空间.
 

乡村

发展水平低或较低的行政村有81个,
 

占总数的41.75%,
 

主要分布于中心城区外围村镇与边缘村镇之间.
 

这两类行政村资源环境条件不好,
 

外出务工人口多,
 

人口留守率和人口老龄化率较高,
 

产业发展水平较低,
 

部分行政村的人居环境较差,
 

乡村发展动力不足.

审图号:
 

GS(2019)3333号.
图3 城口县乡村发展水平综合得分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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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乡村发展水平空间关联性分析

3.3.1 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

为深入阐释城口县乡村发展的空间关联程度,
 

本研究基于乡村发展水平综合得分进行空间关联性分

析.
 

运用GeoDa软件对城口县194个行政村(社区)的乡村发展水平综合指数进行全局自相关分析.
 

选择

Queen邻接进行权重矩阵的创建,
 

结果如表5所示.
 

根据GeoDa单变量 Morans
 

I 空间分析,
 

选择乡村发

展综合得分(RDi)作为第一变量,
 

经计算得知,
 

乡村发展水平的 Morans
 

I指数为0.216
 

1,
 

标准化Z 得分

为4.602
 

0,
 

概率P 值为0.001
 

0,
 

有统计学意义(P≤0.05,
 

Z>1.96).
 

研究结果表明,
 

城口县各乡村的发

展水平存在较明显的空间聚集性,
 

部分行政村与周边地区存在较强的相互影响及联系,
 

即乡村发展水平较

高的行政村在地理空间上倾向于集聚分布,
 

发展水平较低的行政村亦然.
表5 城口县乡村发展水平全局自相关分析结果

分析对象 Morans
 

I指数 预期指数E[I] P-value Z-value

乡村发展水平 0.216
 

1 -0.005
 

2 0.001
 

0 4.602
 

0

图4 城口县乡村发展水平局部自相关分析散点图

3.3.2 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

全局空间自相关值是衡量在一定地理空间

内相类似属性的平均集聚程度的总体性指标,
 

但局部空间自相关值则是表示聚集区具体空间

分布的方法.
 

利用GeoDa软件科学客观地对乡

村发展水平进行局部自相关分析,
 

并得到乡村

发展水平的 Moran散点图(图4).
 

在194个行

政村中有117个位于一、
 

三象限,
 

占总数的

60.31%,
 

表明各行政村与其临近行政村的乡村

发展水平存在正的相关性,
 

即发生了局部空间

的类似聚集性.
 

处于第一象限的H-H型行政村

数量有51个,
 

占总数量的26.29%,
 

主要分布

于城口县临近中心城区的中部地区;
 

第三象限

的L-L型行政村数量有66个,
 

占总数量的

34.02%,
 

主要分布在中心城区外围所在的中南部地区.
为进一步验证Moran散点图呈现的聚集性和异质性,

 

对城口县行政村的乡村发展水平的局部 Morans
 

I
指数进行P 值显著性检验,

 

在194个行政村中有38个有统计学意义(P≤0.05)并生成LISA聚集图(图5),
 

根

据观察可得到以下结论:

高值集聚区(H-H型):
 

共有13个,
 

占所有行政村总量的6.70%.
 

主要分布于城口县中部靠近中心城

区的乡镇,
 

以及位于西部的沿河乡红岩村、
 

联坪村.
 

这与城口县乡村发展水平的总体空间格局大致相符,
 

表现出自身乡村发展水平高且邻近行政村也较高的特征,
 

行政村区位优势明显,
 

地势相对平坦,
 

人口密度

大,
 

产业发展水平较高,
 

从而成为乡村发展水平的高值集聚区.
低值集聚区(L-L型):

 

共有13个,
 

占所有行政村总量的6.70%.
 

大多分布在城口县中心城区外围的中

南部乡村发展水平较低的区域,
 

与城口县乡村发展水平的总体空间格局大致相符,
 

表现出自身乡村发展水

平低且邻近行政村也较低的特征,
 

如蓼子乡、
 

高观镇、
 

高燕镇,
 

这类行政村经济发展较为缓慢,
 

公共服务水

平较低,
 

人居环境有待提升,
 

成为乡村发展水平的低值集聚区.
差异性区(L-H型和H-L型):

 

共有12个,
 

占所有行政村总量的6.19%,
 

呈零散分布态势,
 

即自身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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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水平较低但邻近行政村发展水平较高,
 

或是自身发展水平较高而邻近行政村发展水平较低的集聚区.

审图号:
 

GS(2019)3333号.

图5 城口县乡村发展水平LISA聚集图

4 结论与建议

4.1 研究结论

城口县乡村发展水平综合得分0.267
 

6,
 

得分等级低或较低的行政村有81个,
 

占总数的41.75%,
 

乡村

发展水平整体较低;
 

城口县乡村发展综合水平围绕中心城区呈“中心—外围—边缘”空间格局,
 

城镇和邻近

区县乡镇的辐射带动作用是造成此格局形成的重要原因.
 

得分等级高或较高的村大致可以分为临城区周边

村、
 

边贸村和临交通要道村3类;
 

城口县乡村发展水平的 Morans
 

I指数为0.216
 

1,
 

乡村发展水平较高和

较低的行政村在地理空间上都倾向于集聚分布,
 

高值集聚区主要分布于中部邻中心城区区域和地势相对平

坦、
 

发展条件较好的西北部,
 

低值集聚区主要分布在中心城区外围的中南部乡村发展水平较低区域.

4.2 城口县乡村发展问题分析

4.2.1 乡村发展区域差异显著,
 

整体发展水平不高

根据前文对城口县乡村发展水平的测度以及空间分布特征的分析可知,
 

城口县综合发展水平较高的行

政村主要分布于中心城区外围或毗邻于周边区县以及部分邻近交通要道的行政村.
 

60.31%的行政村发展

水平不高,
 

中南部地区的行政村发展水平更是处于低水平均衡的状态.
 

根据对城口县乡村发展水平得分的

空间自相关分析可知,
 

处在高值聚集区的行政村仅占6.70%,
 

其中76.92%位于中心城区外围.
 

由此可见,
 

发展水平较高的行政村对周边的行政村的辐射带动作用不强是导致城口县乡村发展水平差异显著且分布不

均的原因之一.

4.2.2 经济产业发展不足

根据熵权法计算指标权重的结果可知,
 

5个维度中“产业兴旺”的权重为0.436
 

1,
 

可见经济产业的发展

对乡村整体的发展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而城口县仅有54.64%的行政村拥有1个以上的农民专业合作社,
 

10.82%的行政村没有家庭农场或种养殖规模户,
 

产业经营主体的缺乏导致无法吸引劳动力留在本地,
 

大

量村民进城务工,
 

乡村的精英和人才也大量流失,
 

造成乡村空心化现象严重,
 

进而导致乡村基础设施建设

和公共服务体系完善进度缓慢,
 

形成了乡村衰落的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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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人口老龄化和人口流失现象严重

人是乡村振兴的关键,
 

少了人这个主体一切发展都无从谈起[28].
 

目前城口县乡村人口老龄化、
 

人口

留守率高的问题日益突出,
 

乡村空心化、
 

家庭离散化态势普遍存在,
 

乡村缺乏人气和活力.
 

有11.34%
的行政村人口老龄化率高于20%,

 

7.22%的行政村人口留守率高于20%,
 

位于城口县西北边缘的左岸

村人口留守率更是达到了53.67%.
 

促使城口县农村人才和劳动力流出的因素有很多.
 

第一,
 

由于地理

位置相对偏远,
 

经济实力较差,
 

交通闭塞等因素,
 

城口县农村以种植业、
 

养殖业为主,
 

并且规模化程度

不高,
 

获得的收入偏低,
 

无法满足大部分家庭的需要;
 

第二,
 

农村的收入相对城市偏低,
 

就业机会较少,
 

当地的劳动力大多选择进城务工;
 

第三,
 

乡村人居环境较差,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不完善,
 

无法吸

引人才.
 

城口县乡村人口结构失衡,
 

人口活力不足,
 

留在农村的农民文化素质和技能水平与乡村发展所

需要的劳动力不匹配,
 

乡村振兴人才匮乏.

4.2.4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亟待完善,
 

人居环境有待优化

基础设施建设能促进和引导乡村空间发展.
 

交通通达性、
 

信息化建设、
 

配套设施和人居环境等对乡村

发展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乡村基础设施的发展既能有效促进乡村产业发展,
 

同时也是乡村发展的直接结果

和主要内容.
 

城口县高速公路和铁路等对外交通设施匮乏,
 

与周边城市的联系较弱,
 

严重阻碍了城口县的

发展.
 

受地质地形条件限制,
 

城口县公路建设难度大,
 

全县23个乡镇中还有11个未能通三级公路,
 

乡镇之

间路网连通度不高,
 

城乡交通不够便捷.
 

人居环境方面,
 

城口县仅有11.86%的行政村垃圾和污水均为集

中处理,
 

主要是靠近中心城区的村镇.
 

随着近年来农村厕所改造工程的推进,
 

城口县农村卫生厕所拥有率

正在逐年提升,
 

但仍有8.25%的行政村卫生厕所拥有率低于80%,
 

农村改厕仍需大力推进.

4.3 对策与建议

4.3.1 推进城乡融合发展

城市和乡村差异较大,
 

主要表现在城乡二元结构突出,
 

城乡资源、
 

人才单向流动,
 

城乡公共资源不均

衡等方面.
 

推进城乡融合发展首先应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总方针,
 

扎实推进乡村建设,
 

补齐乡村基础

设施、
 

公共服务和人居环境短板,
 

不断提升乡村发展质量与宜居水平,
 

缩小城乡发展差异;
 

积极推进“三变

改革”,
 

建立完善财政、
 

金融、
 

土地等相关配套政策,
 

集聚农村资源和力量,
 

推进农业规模化、
 

专业化、
 

信息

化发展,
 

提升农业发展质量与效益,
 

提高农村家庭收入水平[29].
 

城口县大山区大农村小县城特点突出,
 

应

逐步提升城口县域综合实力,
 

发挥城区对乡村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
 

增强“以城带乡”实效性.

4.3.2 因地制宜推动乡村产业发展

重视引导农民参与产业发展,
 

提供产业帮扶,
 

指导农民就业创业,
 

促进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
 

在

推进产业发展过程中实现生活富裕;
 

开发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打造休闲农业、
 

智慧农业、
 

绿色农业、
 

乡村旅

游、
 

农村电商等精品工程[30];
 

制定产业扶持政策,
 

对在乡村发展产业的农民提供资金和技术等方面的支

持,
 

提高农民发展产业的积极性;
 

推进一、
 

二、
 

三产业融合,
 

因地制宜打造乡村特色产业.
 

城口县应充分利

用当地自然资源和气候特征,
 

推进发展城口山地鸡、
 

老腊肉、
 

中药材、
 

食用菌等乡村优势特色产业以及中

蜂、
 

核桃、
 

茶叶、
 

竹笋、
 

冷水鱼等区域性特色产业,
 

着力打造农业与文化、
 

旅游、
 

康养等融合的农业企业、
 

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抓住长江经济带、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历史机遇,
 

从渝

东北生态涵养发展区定位出发,
 

打好“生态”这张名片,
 

以“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为抓手,
 

以农文旅融

合发展为路径,
 

推动乡村因地制宜形成现代农业、
 

旅游业等支柱产业,
 

构建高效山地生态经济体系,
 

带动

乡村经济发展.

4.3.3 制定政策吸纳人才和劳动力

人才和劳动力是乡村发展的中坚力量,
 

面临劳动力外流、
 

人才缺失等问题,
 

首先应制定完善留乡返乡

激励政策,
 

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建设,
 

创造便利的政策条件和设施条件,
 

鼓励本地人返乡就业创业,
 

同时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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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外地投资者投资创业,
 

对转移劳动力和留守人群双管齐下,
 

激发群众内生动力,
 

提高其抗风险能力,
 

精

准织密防止脱贫群体返贫网[31].
 

其次,
 

重视培育新型农民和多种类型的农村从业者,
 

逐步提高农民的知识

水平和技能,
 

提供农业知识技术培训或其他专项技能培训,
 

同时提供资金帮扶,
 

提高农民的劳动意愿和信

心,
 

使缺资金、
 

缺技术不再成为制约农民增收致富的原因.
 

有针对性地培养和引进受过高等教育、
 

掌握科

学技术的人才,
 

特别是从本地走出去的大学生,
 

他们拥有乡愁情结,
 

要创造优越的条件让他们回归农村,
 

建设家乡.
 

加强党员干部建设,
 

引进具有新思想、
 

正风气、
 

强组织领导能力的年轻一代村镇干部,
 

增强乡村

领导班子的活力,
 

以人才振兴促进组织振兴.

4.3.4 提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
 

改善人居环境

交通是区域之间的桥梁,
 

城乡融合发展离不开交通网络和交通设施的建设.
 

把握乡村振兴、
 

成渝双城

经济圈建设等机遇,
 

加快畅通对外交通大通道,
 

构建合理的县域城乡交通网络,
 

让尽可能多的村镇融入现

代交通网络,
 

破除发展上的交通短板,
 

带动当地经济产业发展.
 

重视乡村发展水平较低的村镇文化、
 

教育、
 

医疗等公共服务水平提升,
 

规划开展乡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建设、
 

乡村中心校建设、
 

乡村卫生室建设、
 

中

医药传承发扬等措施.
 

在教育和医疗等重点领域,
 

应通过扩大乡村教师特岗计划规模、
 

加大各级财政对乡

村教师和乡村医生工资待遇的统筹力度、
 

落实基层首诊制度以引导优质资源下沉,
 

改善乡村基本公共服务

的供给质量水平[32].
 

注重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制定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方案,
 

开展人居环境整治专

项行动,
 

做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引导教育工作,
 

提高群众的卫生意识和管理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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